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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外考古学者将
人类学资料引入考古研究中，逐渐重视对昆虫进行

动物考古学研究。Flood报告了澳大利亚东南部山
区原始居民专门狩猎蛾的过程①，Sutton发表论文
专门论述在考古学范畴下研究昆虫的重要性②，科

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
践》中提到可以利用昆虫复原古代环境，昆虫有时
作为人类的食物或提供副产品③。经过近几十年的
发展，昆虫的研究已经能够提供遗址形成过程、人
类行为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信息，开始形成明确的

研究目的和方法，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无论在历史时期还是在史前时期，人类常常要

与昆虫打交道，利用昆虫有多种目的。古代人类在
缺少食物的情况下，经常把昆虫当成食物充饥；还

用它入药、进行与宗教有关的活动，也利用昆虫的
某些成分制作胶、蜡、染色剂和墨水等。Dufour通过
对 Tukanoan印第安人每日饮食的观察，估算出一
年中他们摄入的蛋白质有 5%到 7%是由昆虫提供
的；她还发现男性每天都消费昆虫以外的动物来获

取蛋白质，而女性有时只能通过昆虫获得蛋白质④。
Sutton认为这类以昆虫为食的民族学例子虽然仅
在亚马逊和南美地区发现，但是具有广泛的地域

性，而且古代人类也极有可能把昆虫当成食物。在
考古发掘中，昆虫作为食物的例子也有发现。
George 和 Huseas 在 Wyoming的 Leigh Cave 发现
距今约 4200年的一处烧烤遗迹，遗迹内有几百只
被烧过的摩门蟋蟀。这一考古背景揭示了洞穴居住
者把昆虫放在火上烧烤，然后吃掉的行为⑤。
考古遗址中的一些遗迹现象可能与人类利用

昆虫有很大的联系。民族学资料显示，人类捕杀昆

虫时会在地上挖条浅沟，把大批昆虫吸引过来，然

后放火烧烤。Weaver和 Basgall在加利福尼亚的一
处遗址发现一条宽约 53厘米的浅沟，他们认为这
与捕获毛虫有关⑥。此外，古代人类还利用一些石
质工具制作昆虫食物。Flood用紫外线照射石器发
现上面的蛋白质是制作毛虫留下的。使用气相或液
相色谱分析能够发现残留在容器内壁的与昆虫相

关的遗物，如蜂蜜和蜡⑦。Meighan C.W. 在加利福
尼亚中部的一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条链子，是用甲虫

腿做成的一百多颗小珠子穿成的，这可能是一种与

宗教有关的装饰物⑧。
如同遗址出土的那些用来推测自然环境的动

物骨骼一样，昆虫也可以为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证

据。有些昆虫体型很小，对环境很敏感，是重建自然
环境的重要材料。特别是甲虫，当环境发生变化时，
它倾向于寻找新环境而不是适应旧环境；它分布广

泛，相对容易保存，是学者常研究的昆虫。Osborne
根据英国南部威尔特郡 Wilsford青铜时期竖井出
土昆虫的种类，复原了当时的气侯和生态环境⑨。
从昆虫的种类来看，Osborne认为英国南部当时的
气候和现在的气候基本一样，或是稍偏暖一些；出

土的甲虫数量很多，这暗示当地存在大量食草动

物，应该有辽阔的草地；一些昆虫喜光，所以当地的

阳光充足，树木不多，草地相对干燥。
Osborne还对竖井出土的昆虫遗存做出考古方
面的解释。甲虫的数量很多，在发现的昆虫中占的
比例很大，表明有很多食草动物被限制在或因其它

原因出现在竖井周围。较为干燥的草地也许暗示存
在绵羊，但是如果这个竖井是取水用的，那么也可

能存在牛。考虑到出土的昆虫较为集中，而且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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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这里养牛的可能性更大。庭院叶丽蛂（Phyl－
lopertha horticola）是外来的物种，这类昆虫生活
在长茎的草地中，可能是人类收割长茎的草作饲料

时将它们带入到竖井的周围。家具窃蠹（Anobium
punctatum）寄生在死树上，所以竖井周围还存在木
头。Osborne通过研究昆虫推测了当时的情形：竖井
上有木质水槽或是其它结构用来打水，周围有栅栏

圈住家畜。
Eva Panagiotakopulu 在利物浦博物馆收藏的

古代埃及人的食物和树胶上发现了昆虫，有鞘翅目

的谷蠹、药材甲、锥胸豆象和一种属于双翅目的蛹
壳。研究者对这些昆虫进行分析，探讨它们的地理
分布、危害哪些农作物。这些昆虫的出现说明古代
遗物遭到了害虫的感染。而且，博物馆收藏的其它
埃及和近东地区的食物标本里也存在不同程度的

害虫感染的现象。研究者认为这些昆虫的出现为生
物地理学和古代人类储藏的产品遭受害虫感染的

历史提供信息，同时还呼吁更多的考古学家关注这

一问题⑩。
昆虫遗存可以提示遗迹现象的时间信息，

Gilbert和 Bass根据墓葬人骨上附着的苍蝇蛹推测
这些尸体被埋葬的时间輥輯訛。在距今 100多年的美国
阿里卡拉人墓葬中，发掘者在死者身上发现很多苍

蝇蛹，多在头部和腹部出现。动物死亡不久苍蝇就
会在尸体上产卵。当地在每年 3月到 10月中旬有
苍蝇，Gilbert和 Bass由此推断这些附着苍蝇蛹的
尸体是在这几个月内下葬的。
一些昆虫，例如虱子，栖息在人的生活环境里

危害人类的健康，因此昆虫遗存还可以反映古代人

类的卫生条件。人虱（pediculus humanus）寄生在人
体头上和身体上，可以在梳子和衣物上大量存留，

而阴虱(Pthirus pubis L.)不如人虱容易保存下来。
Kenward对中世纪英国一处遗址发现的阴虱做了
研究輥輰訛。以往研究者猜测英国的虱子是从英国以东
的地区传入的，但是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 Carlisle
遗址发现虱子显示它们在中世纪时期已经在英国

开始了寄生的生活。
Sutton 在《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s

Use》中还提到昆虫对遗址形成过程的影响，引用几
个埋藏学研究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昆虫可以复

原气候和生态环境，为遗迹形成的时间或季节、古
代人类的健康水平、古代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分析
遗址的埋藏过程提供信息，还可以为家畜的存在

提供佐证。
以上研究离不开田野发掘过程中收集昆虫样

本的重要环节。国外学者通常采取田野采集土样、
在室内提取的方法收集昆虫遗存。发掘中提取每层
刚刚暴露的土壤，放入塑封袋中，写好出土单位。带
回实验室后，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

提取昆虫遗骸。最常用的方法是筛选，但是这里用
到的网筛要比以往筛选动物骨骼的网筛小得多。
Buckland 和 Coope认为筛孔为 0.3 毫米的网筛可
以收集到大部分昆虫，一些特别细小的部位需要使

用筛孔为 0.1毫米的网筛輥輱訛。筛选后的土壤要经过
水洗或是化学物质的溶解，看是否还能发现昆虫遗

骸。下面是一个因为采用不同大小筛孔的筛选网而
改变研究者结论的事例：Madsen 和 Kirkman 发掘
Lakeside洞穴遗址时，使用筛孔为 1/4英寸（1英寸
=25.4毫米）的网筛筛选后得到很少的蝗虫个体，
他们认为当地古代人类没有利用昆虫。回到实验室
后，他们把取样的土壤用筛孔为 1/4英寸的网筛
选，得到 28只蝗虫个体；经过筛孔为 1/8英寸的网
筛选，得到 1750只蝗虫；当他们选择用筛孔为 1/16
英寸的网筛选，得到 8772只蝗虫。这一发现使他们
改变了原有看法，从而认为蝗虫是古代人类的食物

的一部分輥輲訛。
整理昆虫遗骸的方法和整理动物骨骼的方法

基本一致。首先要把后期侵入的昆虫排除在外。其
次，昆虫遗骸一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鉴定出种属、
年龄，有可能的话性别也要鉴定。鉴定时要比对图
谱和昆虫标本。较为常见的是昆虫的头部（head）、
前背板（pronotum）和翅鞘（elytra），有时也会碰到
腿、腹部和生殖器輥輳訛。然后统计最小个体数和可鉴
定标本数，估算这些个体可以提供的食物总量。最
后，在解释昆虫遗存时，要把它们放入考古背景中

去分析。
目前，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很少收集昆虫遗

骸，原因之一是昆虫个体往往很小，混在土里肉眼

很难发现。提取植物遗存的浮选法也许可以用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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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青海大通长宁遗址出土的昆虫遗骸

（照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杨金刚先生提供）

取昆虫遗骸。青海大通长宁遗址采集的土样经过浮
选后，研究者发现了炭化的昆虫（图一）。
除了采集方法，动物考古中的昆虫研究还需要

与植物考古学中的某些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在
Eva Panagiotakopulu的研究中，人类储藏的农作物
会出现被昆虫感染的现象；在 Osborne研究竖井的
案例中，昆虫提示人类使用草料喂养牲畜；专门生

活在一些蔬菜、树木上的昆虫可以反映植物的种
类。所以，这项研究需要结合植物考古学的方法和
知识，采用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思路来复原人类的

历史。
虽然我们目前掌握的人类利用昆虫的资料都

来自于欧美地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在中

国还没有展开针对昆虫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但是只

要我们有意识地去推动这方面的工作，相信昆虫作

为动物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后也能

够逐步发展起来。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和李志鹏

博士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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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是一篇浮选报告。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通过在瓦店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属于龙山时代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了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

作物。 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在出土的农作物品种中，粟和水稻的出土概率几乎相当，这说明，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作物～粟和

南方稻作农业的代表作物～水稻，在瓦店遗址的龙山时代的农业生产中是同等重要的。 文章从文化因素和环境背景两个方面

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文化因素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瓦店浮选结果中发现了原产于西亚的小麦，说明至迟在距今

4500 年前后小麦已经传入中原的腹心地区。

三、 《从孝感叶家庙遗址浮选结果谈江汉平原史前农业》

《从孝感叶家庙遗址浮选结果谈江汉平原史前农业》也是一篇浮选报告。江汉平原以黏性土壤为主，一般认为在这种条件

下开展浮选有一定的难度。 但在叶家庙遗址浮选出土了非常丰富的炭化植遗存，这说明，浮选法在该地区仍然是最为有效的

植物考古学田野方法。在叶家庙遗址的浮选结果中包括有木炭、水稻、粟、稻谷基盘、以及各种杂草种子。其中水稻遗存在炭化

植物种子总数中所占的绝对数量比例高达 96.9%，出土概率接近 70%，由此证明，江汉平原在屈家岭文化晚期拥有高度发达

的稻作农业经济。另外，结合杂草和稻谷基盘的出土情况，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当时社会拥有种植、加工到利用水稻资源一整套

的步骤，是社会生业的主要支柱。在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少量的粟，叶家庙的古人在已拥有稻作这一优势作物技术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粟类作物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四、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是一篇动物考古学研究新领域的介绍文章。考古研究显示，昆虫与古代人类生活的关系十分

密切， 田野考古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迹现象或遗物可能与人类利用昆虫的行为有关。 昆虫遗存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

一，对此可以进行多方面研究，如复原古气候和古环境，古生物的地理分布，遗迹形成的时间，遗址埋藏的过程，古代人类的生

活水平和驯养家畜的行为，等等。在我国已经开始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昆虫遗存进行研究，例如，在青海大通长宁遗址的浮

选结果中就出现了炭化的昆虫遗骸。

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都是年轻的动植物考古研究学者，由他们为主开展的动植物考古研究，达到了很

高的学术水平。 这不仅展现出了我国动植物考古作为学科领域的发展壮大，研究队伍后继有人，同时也反映出了动植物考古

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地位更加稳固。 我们期待更多的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发表在本栏目中，为推动我国动植物

考古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一个展示成果和相互交流的平台。

（赵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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